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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武器的伦理困境及其防范路径
陶应时 1,2，曾慧平 2，刘芷含 3*

摘要 基因武器作为一种超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在现代战争中可以发挥“奇效”。但基因

武器在军事中的存在与应用，将使平民豁免面临困境、使战争手段更不人道、使战争后果难

以控制、以及诱发严重的生态灾难等，因而面临诸多的战争伦理困境。有鉴于此，在当前时

代背景下，人类作为战争的主体，应守住基因武器禁用于战争的伦理底线，厘清基因技术研

发的善恶界限，恪守科学和平主义的价值追求，才能遏制基因武器的研发与运用，进而对现

代战争形成有效的伦理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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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解决人类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斗争的

最高形式与最后手段。战争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

也是人类文明的先天弊病之一。武器作为战争工

具，其目标是对敌人制造伤害与痛苦[1]。武器的优

劣对个人、国家和历史影响深远，能够直接影响甚

至决定战争胜负，但武器的使用必须按照国际人道

法来进行，禁止使用施加超出使敌人“失去行动”所

要求更大痛苦性质的武器[2]。然而，追求最大限度

的杀敌威力和作战效能一直是各国武器研发的最

高目标，当战争不可避免，交战双方对手段的选择

也无可阻止的时候，谁也不会顾及对方能够接受何

种程度的破坏，为达到既定目标，使用任何武器都

是可能的。

基因技术作为现代生命技术的一个分支，它的

发展与应用在为人类增进福祉的同时，也催生了威

力巨大的生物武器——基因武器。依据《军事大辞

海》的界定，基因武器是指运用遗传工程学，人为地

改变致病微生物的遗传基因，培养出新的危害性更

大的生物战剂[3]。《现代科学技术名词选编》中对基

因武器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全面论述：“基因武器是

指运用先进的遗传工程技术，用类似工程设计的办

法，在一些病原微生物中接入能对抗普通疫苗或药

物的基因，或在一些非致病微生物体内接入致病基

因而制造成的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使用方法简

122



科技导报2021，39（9） www.kjdb.org

单多样，人工、飞机、导弹或火炮均可把经过遗传工

程改造过的致病微生物投入他国的主要河流、城市

或交通要道，让其自然扩散、繁殖，使人们在短时间

内患上一种无可治疗的疾病，进而在无形战场上静

悄悄地丧失战斗力”[4]。作为一种颠覆性的作战工

具，基因武器在催生新的战争样式、改变战争制胜

内在机理的同时，其所蕴含的“暴烈”与“杀戮”或将

造成人类生命的整体灭绝，以至于许多科学家将基

因武器称之为可怕的“世界末日武器”。尽管如此，

基因武器的研发仍受到了很多国家的热捧，一些军

事大国亦置身其中。据南非生化武器工厂主管安·

古森（Ann Goossen）透露，他的研究小组曾在 20世
纪 80年代接到研制“染色体武器”的命令[5]。俄罗

斯曾试图培育出具有眼镜蛇毒素的新流感病毒，这

种新型病毒能使人同时出现流感症状与蛇毒中毒

症状，可导致患者严重瘫痪甚至死亡[6]。美国国防

部原副部长沃尔福维茨（Wolfowitz）曾建议美国政

府研究基因炸弹，以供必要时发动基因战争之用[7]。

据报道，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美军医学研究院就是

一个基因研究中心，该中心早已完成了在大肠杆菌

中接入炭疽病基因的科研工作[8]。

由是观之，一些国家对基因武器的崇拜正呈日

益盛行之势，认为基因武器对于遏制敌人侵略和保

卫自身生命利益具有重要作用，甚至能提升自已的

军事优势与国际地位。然而，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思

想是极端危险的。事实上，基因武器正日益引起人

们的忧虑与关注，其不仅将带来一系列的伦理、政

治与社会挑战，同时无疑是 21世纪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9]。基于此，本研究从维护

全人类的和平安全出发，主要讨论基因武器所面临

的战争伦理困境，并进一步探索防范基因武器的具

体路径，以期为现代战争和基因技术的发展建立有

效的伦理约束提供借鉴。

1 基因武器面临的战争伦理困境

基因武器作为一种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现

代战争中可以发挥极大的杀伤作用。与传统的生

化武器相比，基因武器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易扩散

性和长远危害性等特征，无疑是一种“肮脏”的武

器，且成本低廉、难以预防和隔离[10]。基因武器一

旦应用于战争，其所造成的后果将是无法预估的，

极大地超越了作为正义战争的手段与初衷，对现代

战争文明构成了极为严峻的挑战与违背，面临诸多

的战争伦理困境。

1.1 基因武器面临平民豁免的困境

对于战争的伦理态度，非道德主义者认为，战

争与道德无关，为赢得战争胜利，可以不择手段。

显然，这一论断是毫无人性的，它抹杀了合理的区

分，只能加剧暴力和灾难。为防止暴力的无限倾向

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出于道德关怀而努力寻

求减少战争暴力的方法，希望对战争中的暴力行为

加以必要的“节制”和“约束”，并对合法与不合法的

攻击目标作了重要的道德区分。攻击合法目标在

道义上被认为是正当的，攻击不合法目标则是“巨

大的恶行”。道德区分必须通过某些“自然特点”才

能凸显与呈现，并以此作为分辨和甄别合法与不合

法目标的依据[11]。其中，一种最为直观和常见的划

分是借助于“战斗员”与“平民”的区分。在战争冲

突中，战斗员通常是有威胁性的武装人员，对另一

方的生命时刻构成了最为直接和严峻的威胁，对他

们的攻击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卫，是正当的暴力，因

而他们是合法的攻击目标。平民由于没有武装，是

非威胁性的，也不对战争负责，对他们的攻击便超

出了自卫的范畴，因而是缺乏道德根据的，也是不

合法的。于是，一种承认和充分考虑“平民豁免”的

道德制约便应运而生，要求交战各方必须严格区分

平民与战斗人员、民用设施与军事设施，不得以平

民和民用设施作为攻击的对象和目标，并作为现代

战争中体现人道精神的主要原则[12]。

基因武器是一种不加区分地杀人的武器，在具

体战争环境中，无论平民还是战斗员，都将同样地

作为其暴力攻击的目标与对象，从而使区分原则的

执行形同虚设。即便是作为“人种炸弹”的基因武

器，虽可利用人种生化特征上的差异，选择性地侵染

和杀伤具有特定基因密码的敌方人群，如影响特定

人种的人口出生率、发病率、婴儿死亡率等来达到杀

人目的，或是使特定人种失去正常智力与身体机能，

而对本种族或其他种族的人群则“秋毫无犯”[13]。但

仍然无法对人群中平民和战斗员作出有效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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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分，也不能辨别年龄、性别、参战或反战热情

等。无论本国还是敌方国家，任何只要具有某种特

定遗传基因密码的人群，都将无差别地成为基因武

器的杀伤对象。事实上，在复杂的实际情况中，与

战斗员处于精良完善的保护相比，战争中对平民的

保护则相对较弱，甚至可能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这意味着平民伤亡在基因战争中不再是“误伤”“误

炸”之类的“连带伤害”，而成了大规模的同时受害

或同时死亡，消灭一个敌方战斗员，可能会有成千

上万的平民为之殉葬。由此可见，基因武器在军事

中的应用，将会造成对许多无辜平民生命的滥杀，

甚至导致种族的集体灭绝，这无疑是一种“罪恶滔

天”的行径，因为它有悖于战争中不应以平民作为

攻击目标的基本道德要求。

那么，在所谓的为了止杀而不得不介入的“正

义战争”中，或是当一国确实遭受侵害，且这种侵害

从根本上已危及整个国家的生存时，在这种“最高

紧急状态”下，超越已有的战争规则和手段，而使用

基因武器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呢？答案仍然是否

定的，其原因在于：第一，基因武器的使用会摧残难

以计数的无辜平民之心灵与肉体，且这种摧残会殃

及他们的后代，其代价是无可弥补的；第二，很难保

证基因武器不被以“正义战争”或“最高紧急状态”

的名义而大肆误用和滥用，随意地杀死并未真正威

胁到自己生命的无辜平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

因武器无论是用于提升军事能力还是为了抵御侵

略，都是极端危险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严行

禁止。

1.2 基因武器使战争手段更不人道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潜意识里对同类相残具

有排斥心理，但随着距离的增长，这种排斥心理会

逐渐减弱，对同类攻击的随意性也会随之增长[14]。

基因武器可远距离杀人于无形，且其杀伤过程极为

隐蔽，被攻击的一方在短期内很难破译其中的“密

码”与“配方”，因而难以进行相应的防御和治疗。

在基因战争中，军人在战场上不再是面对面的浴血

搏杀，而是把生命简化为一堆抽象的数字，只需在

千里之外的基因实验室中发出相应指令，就可轻率

地虐杀敌人的血肉之躯。这种战争形态的变化，使

对抗双方严重缺乏“感同身受”与“身临其境”的道

德心理体验，仅仅是针对电脑数据作出反应，而不

知活生生的人流血死亡之冷峻。于是，交战双方只

追求基因武器的毁灭性，包括以极端残忍和侮辱的

方式杀害敌人，让敌人受尽折磨地死去，酷烈而无

任何同情心可言，这种令人恐惧的杀人方式彻底地

泯灭了人的死亡德性。

另一方面，基因武器作为一种杀人的生物武

器，为验证杀人效应和提高杀人性能，除了依靠一

次又一次的人体实验之外，别无他法。由此，许多

的受试者可能在并不知情的状况下就被绑架、强

制、诱骗或其他手段而被迫接受人体实验。在实验

过程中，研究者完全不会顾及受试者的生死安危，

而是有计划有蓄谋地拿受试者的身体作为反复检

验和证明其推毁力量的试验样本。受试者将会无

辜遭受由此带来的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并且产生

一些直接的或较为长远的不良后果，如罹患各类严

重的传染疾病、忧郁、智障、绝育、生活自理能力丧

失，甚至直接死亡等。然而，每个人都是神圣而不

可侵犯的权利主体，任何人都无权将别人也不愿将

自己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作为武器研究的试

验品，以及作为无数试验样品统计结果中的一个简

单数据。这种反人道的人体实验，可能给受试者带

来无可挽回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在没有任何规

制与约束下的人体实验，将会直接带来人伦的毁

灭[15]。

而更为令人恐惧的是，基因武器的掌控者无论

是非国家行为体还是国家政府，都将造成比其他任

何常规武器更巨大的破坏力与损害，其破坏效能一

旦超出控制，或将造成恐怖的毁灭。如美国所研制

的一种名为“热毒素”的超级基因武器，仅需20 g就
可使全球 60亿人死于非命。此外，研制以灭绝特

定种族为目的的基因武器同样无异于自取灭亡，因

为人类不同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异微乎其微，而基因

武器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可以自我进化的武器，其微

小的变异就可能使研制方成为易感人群，从而反过

来使自身成为受害者。此外，如果将多种细菌或病

毒中的高传染性和高致命性基因进行剪切、拼接、

改装与重组，则可制作成堪称“末日杀手”的超级基

因武器，例如将天花病毒、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毒、

禽流感病毒、马尔堡病毒等结合在一起，制作成一

124



科技导报2021，39（9） www.kjdb.org

种名为“天花-埃博拉-艾滋-禽流感-马尔堡病毒

复合体”的超级基因武器，这种超级基因武器的释

放找不到任何的解毒剂，将在极短的时间内毁灭全

人类，人类文明将毁于一旦。

1.3 基因武器将诱发严重的生态灾难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

基本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

自然资源和生存发展空间[8]。因此，武器的毁坏效

能应控制在生态阈值的范围之内，即应以不超出生

态系统维持自身恢复能力为前提。传统武器在战

争中的应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较少，即使暂时破坏

了自然生态的平衡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与调

整，不久后又可恢复至原状。现代高新技术武器不

仅威胁人的生命安全，还将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难

以恢复的损坏，甚至使整个人类丧失生存的家

园[16]。例如，核弹爆发导致大气污染、气温骤降、动

植物大量死亡、农作物颗粒无收等各种严重生态后

果[17]。

在自然状态下，生态系统各成分之间建立了相

互适应与补偿关系，生物种类、种群数量、食物链结

构等彼此协调，能量和物质的输入率与输出率基本

相等，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处于和谐稳定状

态[18]。然而，基因武器一旦施放，其大量涉及来自

于真菌、致病性细菌、病毒等的强毒力基因元器件，

以及被编辑改造和重新设计的毒性基因元件及调

控元件，都将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扰乱与损害。一方

面，它可以迅速破坏动植物的基因结构属性，如引

发它们的碱基序列或是复制能力变化，对它们造成

严重的、长期的及永久损害，甚至大量灭绝。另一

方面，基因武器可以污染天然物种的基因库，致使

天然物种基因资源的流失，从而破坏物种的遗传多

样性，并最终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此外，基

因武器还可通过敏感生物的生态效应传递对土壤

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进而影响整个土壤环境。基因

武器对生态环境的这些影响，一旦超过环境的“生

态阈值”和“容量”，环境的生态自我调节能力便会

降低，生态功能持续衰退，生态结构日渐失调。在

最为严重的情况下，具有强大复制能力的基因武器

甚至可能无止境地消耗地球资源，使全球生态系统

彻底崩溃，造成不可估量的生态灾难。

2 基因武器的防范路径

由上述可知，基因武器是一种反人类、反人道

和反生态的生物武器，它在战争中的应用将使人类

和自然陷入“毁灭的深渊”。有鉴于此，在当前时代

背景下，人类作为战争的主体，应守住基因武器禁

用于战争的伦理底线，厘清基因技术研发的善恶界

限，恪守科学和平主义的价值追求，才能遏制基因

武器的研发与运用，进而对现代战争形成有效的伦

理约束。

2.1 守住基因武器禁用于战争的伦理底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对禁止核生化

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用于战争进行了一系列的

限制和规范，并相继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最

具深远影响的是，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

议定书提出了关于限制战争行为的“三原则”。原

则规定：一是任何情况下的武装冲突，冲突各方所

选择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之权利不是无限的；二是禁

止使用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过分伤害的武器

及作战方法；三是禁止使用引发自然生态环境遭受

广泛、长期且严重损害的作战手段[19]。这些公约对

于各国武器装备的研制和使用有了一定的制约，能

够比较有效地对目标国家进行监督，也体现了人类

整体理性对战争演化的引导与约束能力。但此类

条约或公约目前尚存在一些缺陷，也没有强制的约

束力。有关国家在研制高技术武器装备及筹谋相

关军事应用的过程中，可能极力隐瞒相关动向及进

展。基因武器明显违背人类战争伦理，相关“作战

后果”关涉全球性安全问题。因此，各国无论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何种差异，均有义务就禁止

基因技术应用于战争展开国际合作，并形成具有强

制措施的国际法，可有效地对目标国家形成监督和

威慑。对于“超越界线”的国家和组织，要严厉追究

其背后“代理人”的相关责任，并进行实质性的制裁

与惩治，从而最大限度地禁止和消除基因武器。

2.2 厘清基因技术研发的善恶界限

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命和动植物等都将产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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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生物反应”，它既可对延长人类寿命和提高生

活质量展现出神奇效果，又可威胁人类生存安全和

扰乱生态平衡。是行善之举还是人为危机，聚焦点

在于人类对它的应用是“有益操控”还是“有害操

控”。由于基因武器技术同民用基因技术联系紧

密，在发展上具有极大的隐蔽性，然而一旦存在和

使用，就会给人类的公共安全形成巨大威胁。为扬

善避恶、化危为机，这就需要对当下基因技术的未

来发展方向进行预判和评估，预判其研究开发对于

人类自身和自然生态所造成的可能影响，评估出其

“危险”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并进行防范。哪些基因

技术可以研发、哪些基因技术不可以研发、哪些基

因技术可以应用以及应用到何种程度等，都要进行

系统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并评估其安全风险。同时，

还要加强对基因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的管理，严密

防范某些主权国家、组织、集团，或是隐藏在背后的

生物黑客与生物恐怖分子将基因技术转化为基因

武器。同时，亟需建立全球性的基因技术管理机

构，对世界各国的基因研究机构实施有效监控和统

一指导，制订严谨可行的监督机制和限制条款，动

用一切手段捕捉、预见和监视基因技术的发展动

态[20]。为此，需要在良好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建立

一个涵盖全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综合安全体系，

监管基因技术及其成果的研发、生产、储存与应用

的全部过程，把基因技术的“另一刃”禁锢在伤人之

前，从而始终确保基因技术的发展走在造福人类的

轨迹上。

2.3 恪守科学和平主义的价值追求

20世纪中叶，国际科学界兴起了以“科学和平

主义”为主题的“帕格沃什运动”，号召各国科学家

超越意识形态密切合作，为军备控制、核裁军与维

护世界和平献计献策，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支

持。科学家既是技术创新的推动者，也是武器研发

的思想创造者[21]。科学家与武器研发间的关联就

在于，武器作为战争工具可以是价值中立的，但在

战争实践中的应用却不能逃脱道德上的评价。如

同人类其他行为一样，只要武器研发的手段、结果、

目的等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联，就必须受控于人类的

价值考量，也就必须受到伦理制约。一个有着道德

约束和伦理意识的科学家在研发武器之时，必须坚

持科学和平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追求，不仅要着眼于

其杀伤威力，还要前瞻性地顾及这种杀伤威力可能

产生的后果，并通过对自身力量进行“自愿驾驭”，

从而阻止武器的力量最终毁灭我们自己及我们的

后代。

基因技术发展至今天，其力量极其巨大，并可

迅速转化为武器，其在战争中应用的后果将远远超

出科学家的预见，进而引发人类不可承受的伦理危

机。因此，作为基因技术与基因武器两者之间联系

纽带的科学家，理应用科学和平主义的伦理准则来

控制基因技术的成果及其应用，并不断对其后果作

出自己的判断。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所从事的科研

活动有可能用于战争与暴力，并与战争伦理相冲突

时，就要将伦理意识变为自觉的抵制行动，以有效

阻止基因技术成果演化为基因武器的步伐。当然，

仅靠科学家的道义力量是相当微弱的，尚不足以扼

制和阻挡对基因武器的研制，这是因为，研制和使

用什么样的武器，通常取决于作为战争决策者的政

治家。因此，提升战争决策者和参与者对基因武器

的认识能力，增强他们的道德良知，以此限制对基

因武器的研制与使用，也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

3 结论

现代战争的伦理目的是向善的，其核心价值是

维护国际秩序以及基于人类基本权利的普遍正义，

这就决定了服务于战争目的的武器装备应符合战

争的伦理目的，并接受战争伦理的规约[22]。由于基

因武器极度残酷的毁灭力，特别是对无辜平民的肆

意残害和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将造成难以控驭

的后果，这使它不可避免地违反了作为战争手段的

属性，从而严重地背离了现代战争中的基本伦理原

则。可以说，在现代社会，基因武器技术及其物化

成果的存在，始终是悬挂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面对基因武器的威胁，人类只有始终保

持理性并采取行动，必须限制基因技术的使用，绝

对不允许制造基因武器，才能驾驭现代战争手段的

发展轨迹，才能保护全人类的最大利益，促进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23]。然而，无论如何，要想彻底消除

基因武器是极其困难的，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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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各种行动者进行消除—反消除的斗争过程中

逐步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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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dilemma of genetic weapons and their prevention path

AbstractAbstract As a kind of weapon with super massive destructive power, genetic weapon can be miraculously effective in modern
wars, but it also would be facing several dilemmas on war ethics. Military application of genetic weapons will threaten the
civilian exemption, make the war an even more inhumane tool, make it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aftermath of wars, and induce
serious ecological disasters. In view of this, in the current era, human beings, as the subject of war, shoul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 gene technology, enhance moral restraints on and ethical awareness of scientists,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ory and disciplinary mechanisms of genetic weapons, so as to effectively contain the research and use of genetic weapons
and impose ethical constraints on modern wars.
KeywordsKeywords gene technology; genetic weapons; war ethics; ethical constra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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